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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是一种心境

——宋明儒家敬畏思想的一种诠释

蒋 伟，张谢立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基于宋明儒家敬畏思想的整体梳理可知，敬畏不仅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工夫和心境。敬畏

心境是将天之生于人的性理发明为己身主宰，表现为心处于“诚”且“专”的状态。敬畏心境与敬畏

情感、敬畏工夫两者之间存在本末、先后以及体用关系，把持和修行敬畏的情感和工夫可以涵育敬畏

心境，持守敬畏的心境也可以使敬畏情感得以中正、敬畏工夫得以自然。敬畏心境也有其独特的涵养

之道，一方面可以通过“系心于一事”、“一心在理上”以及“必有事”的工夫为己身确立主宰，另

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在格物致知中致以“精一之功”使己身之主既“诚”且“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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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ence as a Mental State:
An Interpretation of Reverence in Neo-Confucianism

JIANG Wei, ZHANG Xieli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It can be seen from an overview of reverence in Neo-Confucianism that reverence is not only a kind 
of feeling, but also an approach and mental state. The mental state of reverence regards the inborn humanity 
and justice of nature as the dominator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integrity and concentration of heart s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state and feeling as well as approach of reverence is fundamental and incidental, 
antecedent and subsequent,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Keeping the feeling and approach of reverence under control 
can cultivate the mental state. Upholding the mental state of reverence can also make the feeling unbiased and 
the approach natural. The mental state of reverence has its special way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can set up the 
object as dominator by fully concentrating and occupying on approaches of Song-Ming Neo-Confucian moral 
philosophy as well as cultivating the mora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object’s qualities of honesty and dev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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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fostered by study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with pure pursuit.
Keywords：reverence; reverence mental state; reverence feeling; reverence approach

敬畏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内涵丰

富的伦理概念。敬畏最早以情感的形式出现在经

典文献中。《尚书》载：“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汤

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泰誓上》），

这两句中的“畏”和“敬”都表示着对天的敬畏情感。

而到了先秦时期，孔子承袭了先人以天命为敬畏

对象的思想，并侧重把对天命产生的敬畏情感表

现为自己身上的恭敬“大人”和持守“圣人之言”。

这实质上是将敬畏从以情感为侧重逐渐深化为一

种修身、待人以及处事的工夫。《周易 •坤卦》载：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荀子 •不苟》曰：“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

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论语 •子路》曰：“执

事敬。”思想家们主张将敬畏情感的“临深履薄”

态度应用在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先秦哲人们

都肯定敬畏的巨大作用，但并未对敬畏的具体内

涵作出阐述。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继承了先秦儒

家的观点，并且就“敬畏是什么”作出了解释。

程颐提出敬畏是“主一无适”，朱熹则点明了敬

畏情感的本质是个“收敛意”。除此之外，朱熹

也在心性领域提出“敬是就心上说”“君子之心，

常存敬畏”。心学家们同样关注敬畏的具体阐述

问题，如王阳明解程颐的“主一”为“一心在天

理上”，并且将“敬”与“义”、“居敬”与“穷理”

统一起来。现代新儒家学者认为：“宋儒之‘敬’

与孔子之‘畏’已相去甚远，敬只是就修心的工

夫上说。”[1] 但综合看来，从“畏”到“敬”不

应该理解为宋儒对孔子的偏离，而应将“畏”从

单纯的情感形式发展为以此情感为基础的敬畏工

夫甚至敬畏心境。也就是说，敬畏不该只理解为

是一种宗教性情感，它还是工夫和心境。敬畏情

感首先是人在面对神圣性、超越性事物而产生的，

表现为意欲向对象皈依而收敛自身，其本质是个

收敛意。敬畏工夫是将这个收敛意发用在修身、

待人和处事上。而敬畏心境是以天生的性理为己

身主宰时的一种状态。它是在收敛意的作用下，

通过一系列修养工夫，实现对敬畏对象的完全皈

依时此心的状态。所以说，敬畏究其实质是一种

心境。本文主要基于宋明儒家思想的整体考察，

对敬畏问题进行探讨。

一、敬畏心境的涵义

（一）人有个主宰是具备敬畏心境的前提

敬畏心境是心处于敬畏的状态，所以人要先有

个心，才能具备敬畏心境。何谓心，朱子曰：“心

者，身之主也。”[2]3 心是人行动思虑的主宰者，

人有个主宰才可称之有心。程子曰：“有主则虚，

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3]169

人若无一主宰立着，则会在感外接物的过程中，

被事物所引起的纷繁思虑所困。但如果心有所主，

则虽念虑万千，心却不为之所动，自始至终秉持

初心、一以贯之。敬畏心境首先就表现为人有个

主宰，但不是随便有个什么主宰就可以称之为有

心。儒家认为天命是人首先应当敬畏的，以天命

作为自己的主宰才可被儒家称为有心。但是这个

结论仍是将人心与天性对立而谈，这既割裂了人

与敬畏对象的关系也舍弃了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能

动性。朱子曰：“凡物必有心。”[4]1637 人心之妙

就在于能将具之于心的世界之真理、本性推达天

地，立为自己的一个主宰。在儒家天人观的支持

下，人心之中本就具有人敬畏的天所赋予的本性。

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 • 中
庸》）。发明内心的本性，就是找寻自我主宰、

实现终极价值的根本路径。张子曰：“心统性情

者也。”[5]374 人的本性是得之于天而具于此心中

的，人的情是此心随外物所引动而出的智识念虑。

人心不能不交感外物，接物就会有情与意产生。

要使情不偏、意不私，就须从心处下功夫。情意

由心动而起，正得心就正得情与意。正心，心正

之谓也。既然性是心的决定性存在，而情是心发

动所生，那么使心得其正，就须明觉心中之性，

让心在应物时随性而动，而非随物偏倚。这也就

是前面谈到的心有主则接物感外而不为之所动，

如此情意也就不偏不倚了。理学家对心进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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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构造，认为要使人心不失于物就要在心动处下

功夫。但是在心学家看来“心即理”，人的这颗

心就是天之命赋予自身的理，人心本来就是正的、

真的，只是人在接物的过程中本心会被私欲遮蔽。

因此，人本来就有个主宰，无须向外再寻个主宰，

只要擦拭好遮蔽在本心上的尘埃即可。所以说，

敬畏心境首先一个特点就是人有个主宰，这个主

宰是得之于天而具之于身的性理。如此才可以屏

蔽外物的烦扰和私欲的侵袭，让情与意都得其中

正，最终使整个心身都合于天命。

（二）心“诚”且“专”是敬畏心境两个表现

既然敬畏心境是心处于敬畏状态，那么敬畏状

态是什么？程子曰：“主一之谓敬”，主既作心

释，心处于“一”的状态就是敬畏心境。也就是

说，“一”即敬畏状态。程子曰：“一者谓之诚”，

“一”是“诚”的意思，“主一”也就是心处于“诚”

的状态。它是指心接触外物而产生的情与意皆出

自心中的本性，情意都真实反映本性的规定。也

就是说，心“一”的状态即是情、意和性合一。

心是性情之舍，情与意是心动而出，心动都出自

本性，心动所发的情与意也就与本性合一了。因

此要使心“诚”，须使心动皆出自本性。周敦颐在《通

书》中说：“诚无为，几善恶。”[6] 以天理为本

性的心是善恶不显、寂然无感的，而人心应物而

动时的几微处是善恶分的关键。要使心动的“几”

合乎心中本性，就要在心动的“几”处下功夫，

使心之动不是随物而动而是随本性而动。另外，

“一”还有“专”的意思。心“专”的状态是敬

畏心境的另一个表现。这是从过程上讲的，心“一”

即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程子曰：“所谓一者，

无适之谓一。”[3]169 无适是无它适。在人行事接物

的过程中，心不适用他物，始终坚持初心。坚守

本心，不为外物所动，始终以我心衡量外物，而

不让外物扰乱我心，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心。儒

家学说既以敬畏对象为心，又不将敬畏对象置之

于身外，而是认为我的本性之中本来就存有世界

的本性，向内明觉本性就是向外追求至道，二者

是同一的。因此，人一旦确立了一个主宰，有了

个真实的心，就会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朱子言：

“一者，其心湛然，只在这里。”[4]227 心是“一”

的，它就是澄明清澈，坚定持守，只存本性，一

心只在理上。

（三）敬畏心境外显为情中、意公、知明以及

身合礼

心是人的主宰，而人除了有心之外，还有受心

所主宰的情、意、知和外在的身。阳明子言：“但

指其（耳、目、口、鼻、四肢）充塞处言之谓之身，

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

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7]100

当心处于敬畏的状态时，情、意、知、身四者也

会随之表现出情中、意公、知明以及身合乎礼的

状态。其一，情失的原因，在应物时心随物迁，

往往会失其中而显得过度或不及。情是心接物而

动之后发出的。人没有一个主宰时，在接感外物

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纷杂事物的入侵，被其占

据我心，进而影响情的发出程度。而被外物占据

的心又随时会被另一个外物占据，在以这一物为

心时发出的情是这样的，被另一物占据时又是那

样的，如此人的情往往就没有规度，时轻时重，

时此时彼，不得其中。而以性理为主的敬畏心境，

既真实又专一，在接物过程中心中自有个理去应

对，这样心动而发的情就有理有度、既正又中了。

其二，意的产生也大抵与情相同，都是心动而发。

但情一般须是心接了外物并且通过身体向外发出，

意则是心接与不接外物都可产生，既可以在心中

存留也可以通过身体向外表现。因此，意的私与

不私是完全由心决定的。心不以性理为主时极易

被外物所侵，此时所产生的意就是此物之意，也

就是私意。而敬畏心境将性理作为主宰，不受外

物侵袭，性理又是得之于天的，天又是公且大的。

因此，敬畏之心所发的意必然是不拘于己私的公

意。其三，理学认为知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

者之分，阳明心学则强调知是良知、是“意之本

体”。闻见之知是人在与外物交流的过程中获得

的，德性之知是天之所予的，可以在伦理实践中

和体认内心中获得。良知之运行顺畅与否直接与

本心的状态相关，本心清明则良知畅行，本心蒙

蔽则良知阻塞。敬畏心境既以天之所予的性理为

主，又具有沉着专一的特性。因此，人心敬畏则

无论是在获取理学所谓知还是致心学之良知上都

具有本体意义，能灵明朗现。其四，心是身之主宰，

身所动即为心所动。以天命之的性理为主的敬畏

心境，其所动而发的情与意皆中且公。而受情与

意所主宰的身体行为就随之“动容周旋皆中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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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会因物而动、因物而静了。

二、敬畏情感、敬畏工夫与敬畏心境的

逻辑生成

（一）敬畏情感的本质是个收敛意

敬畏情感是人在知的基础上，面对终极对象

而产生的崇敬心态并伴随着畏惧的心理状态。韩

愈说：“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8] 而接物之

时人对此物之性的认知，正是对此物产生何种情

的关键钥匙。换言之，有物之何性的知，就会产

生与此性相呼应的何情。有关于对象的神圣性、

超越性的知，就会生成对此对象敬畏的情。《论

语 •季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没

有关于天命神圣性、超越性的知，故而没有对天

命敬畏之情。朱熹也作出结论：“天命即是天理。

若不先知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4]1240

具备对敬畏对象的神圣性、超越性的知是敬畏感

情产生的认知基础。因此，敬畏情感就是主体在

具备对象神圣性、超越性的知的前提上，对该对

象产生崇敬情感并由之而反省自身，进而又产生

对自己身心失格的畏惧情感。其内在体验就是主

动收敛身心使之符合敬畏对象。崇敬和畏惧是情

的状态，进发和收摄是由此情引出的意的状态。

敬和畏是两情而一意，敬是自身对终极对象的主

动进发，畏则是在进发欲下收敛身心。两者虽表

现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使自身合于敬畏对象。《中

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未发之中，是合于理；发而中节，

则是合于礼。敬畏情未发而有此情发即人本身有

合乎神圣、超越之性的崇敬之情，有此情而欲发

此情是人在崇敬之情的引导下产生的进发之意，

欲发此情而使之中节即是在进发之意的作用下主

动收摄阻挡在前的“恶情”和“私意”。由敬生

畏，就是指由对终极对象的崇敬而产生出对自身

行为和内心失格的畏惧。在儒家语境中，敬畏情

感就是要落在人自身上，就是收敛身心、克制私

欲，以此来保持我之本性的澄明清澈。儒家认为

人的本性是来源于神圣的天性，也是神圣昭明的。

但人的本性在应用的过程中又无时无刻不受私欲

和外物的侵扰，以至于使本性被蒙蔽、掩藏。“天

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

养之而不敢害。”[7]206 可见，对天命也即天性的敬

畏情感也就从敬畏天性落到敬畏人性上。而人的

本性又会受私欲的侵袭而遮蔽，这时就需要人自

身持续地克制私欲，持守本心，复归天性。到这

里就完成了从敬畏天命到敬畏人性再到收敛身心

的转化过程，既沟通了人自身和终极对象，也保

持了人的能动性力量和主体性地位。王阳明说：

“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

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7]180 敬畏并不是

在“畏”一个外在的对象，而是在“畏”人自身，

也就是收敛身心、不敢放肆。朱熹也说：“敬是

畏底意思。”[4]2460 所以，敬畏情感的本质是个收

敛意。

（二）敬畏工夫是敬畏情感在修身处事上的具

体应用

人在对一事物产生敬畏情感后，由于要向敬畏

对象靠拢和害怕被敬畏对象惩罚，所以内省自身、

收敛身心，使自己符合敬畏对象的规制。朱子言：

“敬只是个收敛畏惧，不纵放。”[4]2814 敬畏情感

的落脚点就是产生一个收敛的故意。这个故意中

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肯定的是自身中合乎敬畏对

象的部分，否定的是自身中不合于敬畏对象的部

分，最终使整个身心收敛成一向，全部都符合敬

畏对象的规定。而这个内省收敛的故意应用在自

己身心上就被称之为“居处敬”，即涵养身心工夫。

具体就是心“主一无适”，身“整齐严肃”。一

方面，心“主一无适”是心思主要在一事上不他适。

这里的心思是心之动处，人心不能不接物，接物

则会有心动。敬畏情感的收敛意应用在心所动处，

就是使心动为一事物所动，而不是在接物过程中

这里动一下那里动一下。收敛心动即敬畏工夫在

心上的体现。另一方面，身“整齐严肃”是言行

在礼上不放逸。收敛意发在言行上主要是否定此

身不符合敬畏对象的言行。《论语 •颜渊》：“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

句中的“勿”字即收敛意在言行的应用。人在视

听言动的伦理活动中收敛自身，否定不合于礼的

放逸行为，只存一个礼，再将内省收敛的故意推

而用之在接人处事上，就是“执事敬”，即不敢轻、

不敢慢。此处的接人处事不局限于道德实践活动，

而是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伦理活动等的人

的所有实践活动，即人的处事实践。将敬畏情感

的收敛意应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是收敛人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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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轻慢态度甚至是轻慢的行为。《周易 •需卦》

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轻视、怠慢是待人处事的大弊，人在社会活动中

收敛住轻慢之心则纵是不期之事、不速之客，只

要秉持着“执事敬”工夫则终究不会出现大错。

（三）敬畏心境是敬畏情感和敬畏工夫的有机

统一

敬畏心境和敬畏情感、敬畏工夫两者之间是本

末、先后以及体用关系，敬畏心境是敬畏情感和

敬畏工夫的有机统一。第一，敬畏心境是本而敬

畏情感是末。本末关系是中国哲学最古老的一对

范畴，本大抵是本体的意思，末大抵是现象的意

思。王弼注《老子》：“母，本也；子；末也。”[9]

末是本的反映，本是末的根基，有什么样的本体

就会有什么样的现象。敬畏心境是心的一种状态，

敬畏情感是情的一种类别。首先从心、情的关系

上，就可以看出心是本体而情是表象。朱子曰：

“性对情言，心对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动处是情，

主宰是心。”[4]2499 也就是说，心是什么样的，由

性规定，而情是心的动处，有心才有心动。情是

心之动，心是情之体，心本而情末。其次从情的

表现上看，心敬畏，情感方能得其中正。情感是

心应物而形的，而形于何种情感和形于何种程度

的情感，情感是否合乎时宜，这些都受心此时的

状态所决定。敬畏心境是将天生于我的性理作自

身主宰，既真实又专一，心之所动皆是真切地反

映人之本性。如此心境，人在接应外物时就不会

被外物所控，丢失自我，胡乱心动，以至于泛滥

情感。敬畏情感是人面对敬畏对象而产生的。心

敬畏既让人在该敬畏的对象前敬畏，又使人在敬

畏对象前保持自我，不流于对象，真切地发挥敬

畏情感的收敛作用。

第二，敬畏情感在先而敬畏心境在后。这是从

发生过程上的逻辑先后来说的，敬畏情感发生在

敬畏心境形成之前，涵育敬畏心境需要借助敬畏

情感收敛意，敬畏心境的形成又为敬畏情感的收

敛和调适提供了主宰。有个主宰是敬畏心境的前

提，诚和专是敬畏心境的表现。收敛意是人在敬

畏情感的驱动下内省自身、收敛身心，而敬畏心

境的三个要素都需要在此收敛意的作用下才能具

备。其一，有个主宰是人收摄到一处，人的所有

心思、行为都以此主宰为是，发挥收敛意的作用

才能使人的思虑行为合乎主宰。其二，诚是不欺

不妄、表里如一，所思所行都是出于本心，收敛

住欺骗本心的私意和不符合真实的虚假是人表里、

内外如一的前提。其三，专是始终如一，将心中

之理一以贯之。那么人在接物处事中收敛身心，

使内心不被外物、杂事所占，才能在接物处事的

过程中一直秉持着心中之理。

第三，敬畏心境是体而敬畏工夫是用。心是

身之主宰，身之所用是心之所发。朱子言：“所

谓心者固主乎内，而凡视听言动、出处语默之见

于外者，亦是此心之用，而未尝离也。”[10] 敬畏

工夫中的“居处敬”和“执事敬”都是敬畏心境

诚且专性质的外在表现。而践行“主一无适”“整

齐严肃”和不敢轻慢的敬畏工夫使人表里如一、

始终如一，进一步体现敬畏心境诚且专的特性。

所以，一方面，通过在接物处事的过程中把持敬

畏情感和践行敬畏工夫，可以涵育出心诚且专的

敬畏心境；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持守敬畏心境

使敬畏情感、敬畏工夫在实际生活里中正而不流

于外物，自然而不逾规矩。

三、敬畏心境涵养的具体路径

（一）先为己身确立个主宰

敬畏心境的首要表现既是有主，那么涵养此敬

畏心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先为己身确立个主宰。程子

曰：“欲无外诱之患，惟内有主而后可。”[3]1191-1192

有个主宰是人得以不陷溺于外物的凭借。从确立

一个主宰到持守此主宰应有三个步骤。第一步，

“系心于一事”。这里不是指心的一种状态，而

是从行为的过程上说的，是指人在处事的过程中

始终只专注于做这一件事。这事毕了才把心思放

到其他事上。人有个主宰在事上就体现为将一件

事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人自身在处置一事的过

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其他的事，此时如果不

把原本要做的事作为主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它，

那么就会被其他事所干扰、占据。“系心于一事”，

自始至终地将此事毕了，这是为己身确立一个主

宰的行为基础。第二步，“一心在天理上”。一

心只在天理是对“系心于一事”的完善和超越。

后者纵是使人保持了专注在一件事上，但仍然是

以外物为主。阳明子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

心在天理上。若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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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时便是着空。”[7]86-87 外物对于我来说是客，

以物为主是反客为主。当此客消逝之时，己身之

主就会随之消逝，我心就空无着落了。天理是天

命之而具于我心者，又是世界万物流行变化所秉

持者。“一心在天理上”，是以我之本性为己身

之主，而不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主。天理既在内又

在外。一心在理上，这样既是在我自身出寻个主

宰，又能够在应对外物的过程中保持我心不被外

物所占，还能在接物处事中以天理应对具有天理

的事物。这就完成了对“系心于一事”的超越，

克服了以客为主的弊端。第三步，“必有事”。“系

心于一事”和“一心在天理上”两步都是为己身

确立主宰的工夫，主宰确立了之后也不是一劳永

逸了，还须时刻持守。“必有事”即持守主宰的

心上工夫。《孟子 •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必有事即勿忘，勿正

即勿助长，后者是前者的解释。“必有事”一句

虽说是孟子用来反对告子而提出的心上集义工夫，

但其本质还是心上工夫，只不过“事”的内容是

集义。“必有事”之“事”表现为持守主宰时，“勿

忘”的工夫也就具有了相应的功能了。朱子解“必

有事”为：“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于颛

臾之有事。”[2]232“有事于颛臾”是指征伐战争的

大事。所以，“必有事”就是把确立己身之主宰、

持守本心当作战争一样的大事，时时刻刻铭记而

勿忘。人有主不是就某个时间点而言的，从具有

确立主宰的行为基础到认识并确立主宰再到持守

此主宰，人有一主是就一个由始至终的过程来说

的。“系心于一事”“一心在天理上”和“必有事”

三个工夫既是确立主宰的先后工夫，也是贯穿在

人有主的始终工夫。

（二）在心动处下工夫

敬畏心境的第二个表现是心处于“一”的状态，

也即心是诚且专的状态。诚是无妄无自欺的意思，

是就内外、表里而言的。此心是内，睹、闻、思、

为是外，而睹、闻、思、为是心动而形的。那么，

使心诚就是使心和心之动同一，让心动不是随外

物而妄动，而是在心接应外物时随本性有节有度

地动。所以，使心诚就是要让心之动真切地符合

心之本性，就是要在心动处下工夫。心动是心接

物时产生的，人在接物时对此物具有何种程度的

认知是产生什么程度的心动的第一条件。人在接

触到事物时，首先对其发生反应的是人的认知系

统，由认知系统对这个事物作出判断之后，才传

到人的主宰系统即心这里，心继而对此认知发生

反应也即心动。所以，尽管心之动看起来是心对

所接触的物的直接反应，但其实质上是基于认知

系统对此物的判断而作出的反应。在具备对物的

完全的认知时，心在接应此物时就会根据这个认

知使心依照本性的规制作出中且正的反应。这就

是无妄无自欺，既有外物真实的认识又依照心之

本性作出真切的反应。张载也说：“立本处以易

简为是，接物处以时中为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

时中则要博学素备。”[5]271 所以，使心之动有节有

度就是要在认知处下工夫，知得越多就越能使心

动得其中正。朱子曰：“人亦须是通达万变，方

能湛然纯一。”[4]227“通达万变”既是通一物之万

变也是通万物之变，通一物之万变则在应此物时

心“湛然纯一”，通万物之变则是“与天地参”

的境界了。通物之变就是认知工夫，也即“致知

格物”工夫。朱子曰：“大学致知、格物，非惟

精不可能；诚意，则惟一矣。”[4]2046“精一”工夫

出自《尚书 •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厥执中。”“精”是专注于一物上，“一”

是始终在一事上，两者各有偏重又相互交融。把

注意力放到一物上的格物致知之专，同样也是使

此心“专”于一理上的工夫。“专”于一理是心

始终在理上，心要想在理上不是一个主意在理上，

而是要心之所动皆在理上，也就是上文所说心依

理而动。所以，“精”的格物致知工夫既是心依

理而动的条件也是心始终在理上的方法。王阳明

说“精是一之功”[7]35，在一物上的致以“精”的

工夫是保证心在接应此物时始终“一于理”的前提。

（三）融通敬畏情感、敬畏工夫和敬畏心境

涵养敬畏心境除去从其本身处下功夫外，还可

以从敬畏情感、敬畏工夫两个方面着力。敬畏心

境既然与敬畏情感、敬畏工夫存在着本末、先后

和体用关系，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三种关系，从敬

畏情感、敬畏工夫两处着力，用以涵养敬畏心境。

首先，循敬畏情感之末测敬畏心境之本。尽管本

对末是决定性的，但本同样需要末去表现它。所

以可以“循末以测本”，即通过体会敬畏情感来

涵养敬畏心境。敬畏心境是以天命性理作为敬畏

对象，如此就可以通过在敬畏天命性理的情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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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加深对天命性理的认识，逐步明觉本性、确

立主宰。另外，情感中正也是敬畏心境的一个体现，

还可以通过中正敬畏情感来涵养敬畏心境。这需

要使敬畏情感发用在正确的对象上，并发出程度

合适的情感力度。其次，以敬畏情感之先致敬畏

心境之后。即通过把握敬畏情感的收敛意，使这

个收敛意发用在涵育人有主、心诚且专之上，以

此来涵养敬畏心境。敬畏心境是以敬畏情感为基

础而形成的心的状态，无论是人有主还是心诚且

专，都需要发挥敬畏情感的收敛意作用才能具备。

这就意味着须使收敛意贯彻在敬畏心境形成的全

过程中，在“系心于一事”“一心只在理上”“必

有事”的培育主的过程中都要发挥收敛意的作用。

在这些工夫日用日持的过程中，收敛身心、戒慎

恐惧，内不欺外不妄，最终使表里先后始终都在

一个理上。最后，行敬畏工夫之用见敬畏心境之体。

敬畏工夫是敬畏心境表露于外而形成的，执行敬

畏工夫即是使内在的敬畏心境向外具形而出。心

敬畏是心有主又诚而专，身敬畏是“主一无适”“整

齐严肃”又“执事敬”。在身上践行敬畏之工夫，

就是表现心中的敬畏状态。心是身的主宰，身是

心的形现。使身上的敬畏和心上的敬畏表里如一，

一方面有助于发挥敬畏心境的主宰作用，使睹、闻、

思、为皆符合本性，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身上敬

畏工夫夯实心中的敬畏状态，使诚者愈诚、专者

愈专。

宋明儒家之敬畏，析其历史发展而言，是理学

家为对抗佛老“入定”和“绝圣弃智”的修心学

说而提出的。宋儒根据万物实有、皆具天理的世

界观，反对佛老去思虑、摒闻见之说。他们主张

人既须积极交感万物，也要在交感的过程中持守

本心、不被外物所占，要在格物致知的途中明觉

本性，最后以至于合物我、合内外、合天人。敬

畏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一种情感驱动行为，然后

是一种方法指导行为，最后是一种内在主宰行为。

前文是基于敬畏的发生场域而谈的，心是敬畏的

一个发生场域，而情、意、知、身、行等都因心

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将“一”视为心敬畏的表征，

释“一”为心内外和始终上的一。宋明儒学作为

一种以天人贯通、物我一理、内外合一为特点的

学说，其提出的敬、中、正、信、忠、恕等等充

满人伦特性的概念都是围绕这些特点而提出的。

因此继续探讨敬畏在天人、物我、内外关系中的

作用，以及当敬畏以不同形式存在人身上时，其

表现出来的伦理特性与上述中、正等概念有何联

系与区别，或将有助于更加全面把握宋明儒家敬

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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